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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国外进口的原装智能型高级
语言训练工具。

黑板：由老师使用的大屏幕超薄黑
白图文显示器。

板擦：由老师或值日生手工操作的
大屏幕专用刷新工具。

教鞭：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无线鼠标。
讲台：以老师为超级版主的论坛。
课桌：一种课堂必备的学习与睡觉

专用工具。
厕所：一个放松场所兼肥料原产地。
教室：一块老师长期坚守，学生每年

都要换防的学习阵地。
试卷：以学生为对象的智能型烤（考）箱。
成绩单：学校老师和学生联手送给

家长的礼物。
课程表：由教务部门定制、老师掌勺

烹调、学生食用的菜谱。
同学录：非邮政局发行，全面展示毕

业生才华与风采且具有收藏价值的特种
邮册。

手抄报：校园内部限量发行的一种
版本较多、内容丰富、不用付稿费的手工
报纸。

那天上午，我骑着电动车带妻子上
班路过一座桥时，隐约听到有人在叫我
的名字。妻子说，是桥上面坐着的那个
乞丐在喊，还在向你招手呢！我扫了一
眼说，别理他，像是个神经病。

其实，那个乞丐我认识，是我的同乡
大军。他天生右腿畸形，很多人都嫌弃
他，但他的心肠很好。后来我考上大学，
他在村里一家鞭炮厂打工，一次爆炸事
故，大军的手也被炸伤了。由于残疾，他
学着别人的模样到城市里来谋生。这
些，都是我年初回家时听人说的。

我每日上下班必经的这座桥，成了他
伸手讨钱的据点。走这条路的不乏单位
的熟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和一个残疾
乞丐有什么瓜葛。为了躲避他，我上班时
总是从桥的左侧逆行。妻子对我改变路
线疑惑不解，我说，看到那个乞丐恶心。

这座桥由于修建时间较久，路面不
是太宽，快慢车道混杂未分。那天，我独
自骑车上班，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一

辆迎面而来的出租车撞翻在地。我睁开
眼时，看到一大群人围着，交警和120救
护人员在我眼前晃着。我明白刚才是短
暂晕厥，好在腿部受点轻伤并无大碍。
这时，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大军拄着单拐
也站在旁边，他微笑着极像是幸灾乐
祸。我试图站起身想逃离这个地方，可
受伤的腿却不听使唤。交警告诫我说，
以后请按交通规则行车。然后告诉我，
是那个残疾人报的警。听完交警的话，
我好像又晕了过去。

在医院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后，我
在家休息几天就上班了。走上那座桥
时，我不再逆行，想与大军见个面。可
是从桥头到桥尾都没见他的踪影，连续
多天都是如此。

清明节我回故乡去，特意问起大军，
听人说他出去打工半年多都没回家了。
我的心像被毒蜂蜇了般出奇地阵痛。我
知道，不知不觉中我曾经朴素的心已经畸
形化了。

隔 离
1918年初，欧洲某地区痢疾和霍乱流行。

人们很惊慌，一旦发现有人上吐下泻，便立即
对他采取隔离治疗。

一天夜里，两名担架员敲开布隆贝格先生
投宿的旅馆房间，说：“请跟我们来吧，您一定
是病了，因为您今天晚上上了12次厕所！”

布隆贝格生气地说：“是这样，但有11次厕
所被人占着！难道这也要隔离吗？”

惹祸上身
有个人正在崎岖的乡间公路上开着车，突

然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拼命地奔跑，后面三只硕
大的狗号叫着紧追不舍。

于是那人来了个急刹车，向年轻人喊道：
“快上来！快上来！”

年轻人喘着粗气说：“谢谢！谢谢！您太好了，
别人看我带了三只狗，都不愿意让我搭车……”

雪茄
丈夫出其不意回到家，看到床边的烟灰缸

里仍有冒着烟的雪茄，满腹狐疑地对妻子咆
哮：“这是从哪里来的？”

一阵沉寂之后，从衣橱中传出发抖的男人
的声音：“古巴。”

也有不吃的
某作家与朋友对话。
朋友：“文人的胃口真好，在你们的笔下什

么都能吃：吃苦、吃力、吃醋、吃官司、饮泣、饮
恨、食言、啃书本、喝西北风、咬文、嚼字，还有
什么不吃的？”

作家：“不吃软、不吃硬、不吃眼前亏。”

成功搭讪
坐火车回家，旁边是一腼腆的美女，于是我

热心搭讪道：“你好，你哪个大学的？”“哦，你好，
我是某某医科大学的。”哈哈，成功搭讪！于是附
和道：“哇，原来你是白衣天使啊，那我以后看病
就去找你喽。”美女回答：“我是法医……”

柳蔷 辑

□王留强

母亲抱我、背我 5年，甚至会走了，调皮，还让她
背。

我只背过母亲3次。第一次，母亲82岁那年来县
城看病，看完病，去我家，我把母亲背上楼。那次，母
亲在我家住了两宿，回家时，我把母亲从楼上背下
来。第三次，是母亲病重期间，大哥让母亲去他家吃
饭，母亲走不动，我背母亲去的。

我3岁才断奶，之后，母亲便一勺一勺地喂我吃饭，
直到弟弟出生了，我才独立吃饭。我比弟弟大5岁。

我喂母亲吃饭不超过 5次。母亲要走的那些日
子，只能勉强吃些流食，很多时候是姐姐和嫂子喂，她
们嫌我笨手笨脚。

我是吃着母亲做的饭长大的。中学读书时，学校
离家10来里地，特别是冬天，为了不让我上学迟到，每
天她都天不亮就起来做饭。有一次她出去抱柴，踩在
了冰上，摔了个大跟头，把额头摔破了。参加工作后，
回去看望母亲，返回县城时要起早赶车，每次离家时
我都说，不在家吃了，到街里吃一口得了。母亲说什
么也不依，还没等我起床，便把热气腾腾的饭端上来。

我不会做饭，清楚地记得，在母亲病重期间，我只
给她煮过一回龙须面。

母亲给我洗过多少次澡，烫过多少次脚，我记不
清了。

我给母亲只搓过一次澡，那次是我买上新房，母亲
来看我们，我让母亲用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洗的。我
给母亲只洗过一次脚，那是在母亲弥留之际。母亲一
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她不知道脏和累，赤着手给我
洗过四五年尿布，而我给她洗的尿垫不超过10次，而
且还带着塑料手套。

母亲的爱像奔腾不息的海洋，我对母亲的爱还不
如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

[ 母爱 深沉 ]

□余跃军


